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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画 董昌秋

风物

春节刚过，到处雾霭沉沉，立
于高层，隔雾望海，隔海望乡，苍
茫一片。

不久，天空中飘起了轻灵的
雪花儿，细屑的身影，于微风中打
着旋儿，翩然而落，薄薄地平铺了
一小层，给大地略施洁白的脂粉
后就骤然而停。呵，大自然竟然
是如此这般地“适可而止”，不，应
该说这是一份令人格外惊喜的礼
物，毕竟，整个冬天只见朔风，不
见飞雪漫天呀！

不 远 处 ，几 个 孩 子 在 欢 快
地嬉闹着，他们用小树枝在雪地
上画着各种图案，欢声笑语不绝
于耳。

这个时候，没有了世俗的烦
扰，“无案牍之劳形”，是最适合散
步的了，安安静静的。

轻轻地踩在那层薄雪上，唯
恐惊扰了雪的清梦。回望，一串

串不太规则的脚印，凸现在大地
上。那晶莹的雪，果真是为了凑
趣儿而来的，稍稍一点儿温柔的
触摸，立马化为水珠，投身于大
地的眸子里。想必，是远方新春
即将回暖的消息，暖了她们素来
冰冷的心肠，让她们甘愿回归零
度之上，滋润着即将萌动的万物
生灵。

抬眼，路边正欲返青的枝丫
上，薄薄地裹着一层细细的白色
羽绒，没有冰冻入骨的感觉，只有
旧貌换新颜的欣喜。

此时，已接近海边了，阳光冲
破了雾的重重阻挠，绽开了笑脸，
暖暖的，雾也就渐渐地淡了，远
了。目光也随之明亮起来。

海，还是以前所熟知的海，只
是，冰封得太久，沉默得太久。海
面上白茫茫一片，从海的这一边
望不到海的那一边。

因为雾的知趣消散，方才看
到海面上的几只小船，兀自停泊
在远方，仿佛一只只待命起飞的
小鸟，正积攒着力量，完成生命中
新一轮的起航。

极目远望，海上一座海岛映
入眼帘，友人说，它的名字叫情人
岛。细细打量，这座海岛是由两
座大小相差无几的小海岛连接而
成，其紧密相连的状貌，很容易让
人联想到相依相偎的情侣。

犹记得，故乡的海上，也有这
样一座海岛，虽然形不同貌亦不
像，但是，它们都叫“情人岛”。

一直虚掩未曾设防的心门，
被一阵阵缓缓的叩门声轻轻地拍
打着，门扉悄然而开，一些远的、
近的记忆纷至沓来。一些熟悉的
人和事、情和景，在这样一个安静
的时刻，潜入心海，再现着已成昔
日的昨天。

我有些微的心澜起伏，潮起
潮落之后，回归的是一点一簇的
暖香，飘浮于心房的某个角落，熨
帖着宁静的心灵。

无须言语，尽管相隔千山万
水，一份份感知清晰地浮现在记
忆 的 倒 影 上 ，鲜 活 地 再 现 了 曾
经。那一份份温情安静地回暖，
定格在岁月的底片上，成全了回
眸一笑。

于是，距离不再是距离，岁月
不复冷漠，目光变得很柔很长。
转身，不再探寻此和彼，因为我
知道，与渤海紧密相连的就是黄
海，和冬天紧挨着的就是春天，站
在海的这边，望向海的那边，就是
故乡！

一步步走来，阳光已现明媚，
雪化无声，一滴一滴湿润，潮湿了
枝头，滴答在新春的笑窝里。

踏着冬的背影展望，阳光倾城！

新春向暖
宫 佳

星火科普大集。
望花乡李子弯村的刘老五走

在人群中，看似悠闲随便，眼睛却
打闪一样搜寻着什么，终于，他发
现了一个人。

那人瘦瘦的身材，中等个儿，
一双不大的眼睛，高挺的鼻子，人
很精神，身穿蓝色夹克衫，背着印
有“果蚕”的布兜子，正在讲解果
树定型修剪技术。望着他那熟练
的操作手法，刘老五“啊”地叫了
一声——就是他！就是那个两年
前帮大伙儿解决技术难题的技术
员老果。

刘老五穿过人群、跨过摊位，
朝老果的方向挤去。正在这时，
一头毛驴由东向西拖着板车猛叫
着穿过集市，人群拥挤着躲闪。
等刘老五缓过神儿，绕过前面的
台阶，老果已不知去向。

刘老五心有不甘，他只能扎
进熙熙攘攘的人群，继续寻找老
果……

这一天，刘老五又去了县城。
这回 ，他 走 进 了 县 政 府 办 公 大
楼，刚把一楼大会议室的门推开
一条缝儿，一个胖乎乎的年轻人
就走出来，看着东张西望的刘老
五问，“你有什么事，没看见县长
讲话呢吗？”

刘老五忙说：“我找人。”
胖子问：“找谁？”
刘老五说：“找老果。”

“老果？”胖子想了想说，“机
关没这个人。”

刘老五说：“怎么没有呢？他
是县里……”刘老五还没说完，胖
子已经转身回了会议室。开门间
隙，刘老五看见主席台上有人在
讲话，刘老五想，这人应该是县
长，等会儿问问县长，他肯定知道
老果。

刘老五就蹲在会议室门口
等。终于散会了，很多人呼啦啦
往外走。

胖子走出来看见刘老五，不
耐烦地说：“你怎么还在这儿？不
跟你讲了吗？没这个人。”

刘老五说：“我想问问县长知

道老果不？”
胖子说：“县长有空管你这事？”

“谁说没空管了？”刚刚在主
席台讲话的人走了过来，对胖子
说：“刘秘书，什么态度？才开的
扶贫会，就忘到脑后去了？”

批评完胖秘书，这人转头对
刘老五和蔼地说：“老同志，有什
么事跟我讲。”

刘老五说：“我叫刘老五，李
子弯村的。我来是要打听个人。”

县长再问：“谁呀？”
刘老五答：“老果，果树技术员。”
县长回头问胖秘书：“哪个老果？”

胖秘书说：“我已经告诉他
了，县里没有老果这个人。”

刘老五说：“不可能没有，我
在大集上看见他了。”

“你知道老果的大名吗？”
“不知道，乡亲们都叫他老果。”
“村干部能了解老果啊？”
刘老五说：“问村主任了，也

不知道他大名。每次老果来村
里，都直奔果园，从来不进村部。”

“你找他有什么急事吗？”
刘 老 五 说 ：“ 电 视 上 说 要

寻 找 最 美 扶 贫 干 部 ，李 子 弯 村
的乡亲们联名推荐老果这个好

干部。”
县长问：“他好在哪里呀？”

“ 前 年 老 果 教 我 们 种 的 核
桃 树 已 经 挂 果 了 ，家 家 都 卖 了
几千元。乡亲们用挣来的钱把
后山沟的水渠修好了，五眼机电
井 全 用 上 了 ，今 年 的 庄 稼 没 旱
着。我家闺女考上了县高中，是
老果寄去的学杂费。村东头的李
奶奶也让我给老果捎话，她眼睛
的 白 内 障 做 了 手 术 ，能 下 地 走
路 了 。 还 有 很 多 呢 ，等 上 了 电
视再细说。”

“老果真是个好干部啊！”
“就是个好干部。”
县长转头对胖秘书说，“你

把老果的事迹写篇报道送到电
视台，让他们做个专题宣传。”又
对 刘 老 五 说 ：“ 老 同 志 ，你 先 回
去，老果这个人，我们一定帮你
找。另外告诉你个好消息，县里
选派的第二批扶贫干部马上到你
们村了。”

回村的路上，刘老五心想：这
回村里要有大变化了！他紧走快
赶，这天的科普大集已经散了。

刘老五离开后，胖秘书问县
长：“老果这个人上哪儿去找？”

县长只说了一句：“到生活中
去找……”

胖秘书赶紧回办公室，翻阅
了所有驻村干部的名册，还是没
有眉目。

第二天，县长笑着对胖秘书
说：“你看看这份关于治理开发
山坡地种植林果的建议书和这
本核桃树剪枝记录。”胖秘书接
过一看，不禁乐了，“原来老果是
他！县果树站退休技术员——
仁德国。”

几天后，县长在“老果农技
咨询站”找到了老果，夸他是退
休不离岗的农技人员。县里准
备 召 开 大 会 表 彰 他 ，老 果 笑 呵
呵地说：“谢谢县长！我就不去
参 加 大 会 了 ，在 这 里 多 干 点 儿
实事。”

县长听后，动情地说，我们的
扶贫路上需要更多的老果啊。

寻找老果
杜 宽

微小说

寒流在北风的陪伴下如期而
至。也许是久未听到如此大的风
吼声的缘故，我昨夜做梦回到了
曾经工作过的北京南口，那风中
小镇留给我的点点记忆像风声一
样迎面而来。

南 口 的 风 确 实 名 不 虚 传 。
那时，我经常半夜在大风的呼啸
声中醒来。尤其是在秋冬季节，
北风每晚怒吼，我那八个小时的
睡 眠 有 时 要 被 打 断 两 三 次 。 南
口的风声很有特点，时而像火车
的汽笛声，时而像高速公路上汽
车飞驶而过的声音，时而像工厂
里机床发出的噪声，时而像淘气
的小孩有意制造出的怪叫声，更
多 的 时 候 只 能 用 鬼 哭 狼 嚎 来 形
容……

以前，我就听北京的朋友说
过一段顺口溜：“南口的风，昌平
的葱……”意思是南口以风大而
闻名北京，昌平的大葱在京城首
屈一指。当时还觉得他们似乎夸
大其词，后来到南口工作才真正
体会到南口为什么又叫首都的风
口。一年四季，除了夏天有风的
日子少一些外，秋冬春三季没风
的日子确实不多，而且只要刮风
便是啸声四起。

当 时 我 有 个 比 较 幼 稚 的 想
法，这里有风的日子多而且风力
也不小，为什么不在山坡上装几
台风力发电机呢？在利用好风能
的同时，让一排排公园里的风车
一样漂亮的发电机与古老的长城
互相呼应，那不又给北京增加了
一处景观吗？后来有位专业人士
对我说，这个想法倒是不错，可是
代价似乎也大了点儿，也许将来
有一天会实现这个梦想。

有风就有沙，这在北方已经
是 生 活 常 识 。 南 口 风 大 沙 尘 也
大，记得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
写道：南口的春天，沙尘总是不请
自到的 常 客 。 从 二 月 底 三 月 初
开 始 ，乘 着 呼 啸 的 北 风 来 造 访 ，
一 直 要 到 草 绿 花 红 的 五 月 才 挥
手向人们告别。在这段时间内，
它 总 是 每 隔 几 天 就 显 示 一 下 它
的威力与存在，高兴时像薄薄的
黄纱巾飘荡在难见蓝色的天空，
不高兴时脾气暴躁，漫天黄沙遮
天蔽日……其实不仅仅是每年春
天才有沙尘，秋天南口的沙尘也
一样厉害。

南口并不盛产沙尘，每次天
气预报上都说沙尘来自河北或者
更远一点儿的某个地方，随着这
几 年 植 树 、种 草 、防 沙 被 各 地 重
视，我坚信将来有一天沙尘弥漫
的日子会成为久远的回忆。

风 沙 大的地方雨水少，南口
也不例外。我没有查过南口一年
的降雨量是多少，但可以肯定的
是，它绝对没有我的家乡春季里
一个月的降雨量多。在我家乡，
春天里阴雨连绵十几天是常事。
而在北京呢，记得某年夏天有一
次断断续续下了一个星期雨，竟
然被作为重大新闻上了各大报纸
的头条。

南口三面环山，雾天却难得
一见，要想看到宋朝葛长庚在《晓
行遇雾》中所描写的“晓雾忽无还
忽有，春山如近复如遥”的景色，
要 想 看 到 梁 元 帝 萧 绎 在《咏 雾》
中 所 记 录 的“ 晓 雾 晦 阶 前 ，垂 珠
带 叶 边 ”的 细 节 ，在 南 口 似 乎 和
在 大 漠 深 处 看 到 海 市 蜃 楼一样
难。当然不是没有雾天，有一年
我就碰到过一次，现在印象还特
别深。那天我要到重庆出差，八
达岭高速公路因大雾被关闭，单
位送我去西客站的小车走在辅道
上开着雾灯也是小心翼翼。那天
的雾亦如古华在《爬满青藤的木
屋》一文中所描述的：满山满谷乳
白 色 的 雾 气 ，那 样 的 深 ，那 样 的
浓，像流动的浆液，能把人都浮起
来似的……

从电视新闻上得知，前些天北
京下了一场大雪。不知为什么，我
在北京那几年，北京的雪下得都很
小。听本地人讲，过去“燕山雪花
大如席”，后来慢慢地变成了“地白
风色寒，雪花大如手”。也许是老
天怕我这个南方人感到失望，我到
南口工作的第三年冬天下了一场
大雪，那场雪可以说是鹅毛大雪，
连连绵绵密密麻麻整整下了一个
星期。那些天我们大院里男女老
少轮着清扫院里院外马路上的积
雪，边扫雪还边打雪仗，大家都有
一种久违的快乐。最后雪越下越
大、越堆越多，社区调来推土机和
自卸车，不知推了多少个来回、运
了多少车次，总算把院子里外那十
几座我们堆起来的雪山送去了需
要它们的地方。

一转眼离开北京已经十年有
余，今日的南口小镇，风雪还是那
么猛吗？

南口的
风与雪

龙玉纯 鞍山，鞍山
一提起鞍山，钢都的称谓
就让我的身体有了
铁骨铮铮的感觉——

矿山，高炉，钢锭……
来到这里，熟悉的名词
也很坚硬

走在千山中路
我把漆黑的夜当成了
一块钢铁的影子

尽管没有亲眼看见
钢花的四溅，我还是
从自己的骨骼中找到了安慰
在一场花落中挺起了腰身

我为自己的到来感到幸运
因为这个过程
从陌生到熟悉，再从熟悉到陌生
如同钢铁的反复冶炼

这个城市的一半是钢铁
另一半是柔情

千山是谁的影子

鞍山。一盘满月
照在并不宽敞的街道
把一天的喧嚣，藏在了暗处

凉风从千山吹过我的心头
吹过两个小时的
旅途和一场酒的无奈
星星和孤独遁入了夜色
一个路人悠闲地走过
不去回头
把自己消逝在比夜还浓的背影

我自然是这个座位的
又一个拥有者
没有留意，天空是否有流星划过
是否有一串如泪的轨迹

身后，还会有更多的人
纷至沓来，他们必须和我一样
把一段时间留下来
对心做一次彻底的疗养

山峦的绵延
不过是一片黑漆漆的影子
沿着思绪
它一直跟着我……

雷锋精神发源地

这些并不古老的建筑
一时还无法完整地注解
那个时代
和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而故事里
他在工地拉砖的情境
还一直在我们的心头缠绕

矮矮的个子，湖南口音
贫困孤儿，热心助人的小伙子
用热爱和奉献
留下一段生命的完美

我一路而来
一定要像面对自己的父亲一样
亲切地面对这座城市
和这里的每一块砖瓦
因为我知道——

只有这样，才能体会到
那一代人曾经体会的幸福
只有这样，才能够传承
这座城市的精神与铮铮铁骨

在钢城

这个夜晚，什么都可以点燃
内心的高炉，都可以打开
思想的一扇窗户
心中的灯火通明
不停地飞出一些闪亮的翅膀

面对钢城
反复地推敲与不断地想象
必不可少。除了冶炼，还有
那些开掘的矿石
它们是钢铁冶炼的原料
不同于随我而来的痛苦或忧伤

一轮满月
一如既往地思念着故乡
我在想
即便你久经沙场
即便你铁骨铮铮
在此——

也决不允许你缺少一丝的柔情
那些炉火的淬炼
把坚硬变得柔软
让柔软变得更加柔软

昨天的炽热开始变冷
四溅的钢花
留作漫天的星宿
一闪一闪的
成为午夜酒杯中的飞沫

在鞍山
（组诗）

刘亚明

桃花灼灼
红唇，隔着水岸
与春私语

时令的请柬，草长莺飞
山泉，耐不住激情
拥着飞流，赴一场

惊天动地的狂欢

喊一声春，风就绿了
谁家的女子，摇曳一袭艳丽
定格春光

爱的方向

春天的绿爬上心尖
微风，拥紧单车上甜蜜的笑脸
被阳光吻过的故事翻过群山
朗朗的读书声

便有了飞翔的质感

把知识传播给山里的孩子
毕业季的誓言，温暖一季花香
错落有致的不只有房屋
还有炊烟、理想和欢畅

用青春点亮人生
一条小路，弯弯曲曲通向远方
远方很远，却很温暖
那是，爱的方向

喊一声春
（外一首）

刘 静

插画 胡文光


